大腦與異相
中央大學　吳  嫻教授
前　言
　　要談生命教育，必須先瞭解生命的本質。認知神經科學的目標，在於探究大腦運作和人類行為之間的關係；對於瞭解生命的本質，認知神經科學家所能做出的貢獻，便在於為抽象的心理現象提供具體的生理基礎。儘管這個相當年輕的研究領域，目前尚無法完全揭開大腦運作的神秘面紗，但過去十幾年來的知識累積和技術發展，已提供一窺腦科學堂奧的蹊徑，也指出這是一個有助於我們思考生命本質的方向。在此短文中，我將藉著日常生活中可輕易觀察到的一些行為，以及表面上玄妙難解的一些現象，來說明認知神經科學家所累積的知識，如何為這些看似抽象、虛無飄渺的「超自然力之展現」，提供合乎科學原理的物質基礎。在從根本瞭解生命現象、更貼近生命本質之後，我們才能更懂得生命、尊重個別差異，從而 建立發展、推動生命教育的穩固基礎。
無中生有的「幻肢」和「偽記憶」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科學似乎無法解釋的神秘經驗，挑戰我們對科學的信仰，也造成許多人相信超能力、怪力亂神等似是而非的論調。如果一切的心理現象和狀態，都有物質基礎，都可以在大腦中找到支持的生理機制，無中生有的情形便不應該存在。根據同樣的道理，如果外在物理世界並沒有任何事件發生，但我們的主觀卻千真萬確的 感覺其存在，這豈不是證明靈魂、精神層面等超脫物質世界之概念的實存性？然而，這些因不明所以所產生的神秘、敬畏感覺，乃是根源於人們缺乏科學常識，並不足以作為超能力存在的證據。以下，我將就「幻肢」和「偽記憶」這兩個曾經令人困惑的現象，來說明認知神經科學的證據如何 幫助我們明白其發生的原因。
　　「幻肢（phantom   limb）」是一個在截肢患者身上非常普遍的現象：許多因疾病、意外而必須進行切除手腳之手術的患者，仍明顯的體驗到來自該肢體的疼痛或被碰觸的感覺，儘管其切除的肢體巳經不復存在。如果我們不瞭解身體的每一個部位，在大腦中都有一對應的區位，專司處理來自該區位的訊息，那麼幻肢現象的發生，便像是科幻小說中才會出現的情節。然而，透過神經科學所累積的知識，我們知道大腦中負責處理來自手 臂訊息的神經元，即使在手臂被切除之後仍然有活化、傳導生理訊號的功能，因此便不難想像「幻肢」現象可能是「殘而不廢」的這些神經元，在失去會激發它們的、來自皮膚的訊息之後，錯誤的將來自身體其他部位的訊號解釋成來自手臂的結果。這樣的認知，不僅使我們體認到有「幻肢」感覺的患者千真萬確的覺得疼痛，也幫助醫生對病人所受的煎熬對症下藥，從大腦中的神經元尋求解痛之道，而非對不存在的肢體或是不可捉摸的「心魔」感到束手無策。
　　「幻肢」現象不僅向我們展現了目前科學已知的神經元運作法則，也延伸了科學家的知識領域，為高層認知對基礎疼痛感覺所能發生的影響，做了最佳的示範。如果來自「幻肢」的疼痛，僅僅是由殘存的神經元所造成，那麼該神經元在長期失去來自肢體刺激的情況下，應該會漸漸壞死，困擾「幻肢」患者的疼痛也應該漸漸消失。然而，有相當比例的「幻肢」患者持續感受到疼痛，即使在醫生以雷射刀將其截肢處的神 經元燒死之後，依然如此。一位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作研究的醫生 Romachandran，認為這樣的現象乃是由來自高層的認知歷程所造成，並非 肇因於來自皮膚的刺激，或是單純由大腦中之體感覺區的神經元所引發。根據此一想法，這位醫生研發出一種鏡盒，讓「幻肢」患者把未被切除的手伸進去；透過鏡子，患者彷彿看到自己有兩隻健全的手。由於患者此時 可以見到自己的兩隻手都好好的在那裏，並沒有任何會感到疼痛的原因， 這樣簡單的裝置便可以大大減輕病患的痛苦。
　　另外一個無中生有的現象就是「偽記憶」。關於這個現象，由華盛頓大學的Loftus教授所著、洪蘭教授所翻譯的「記憶與創憶」一書，已有極為完整而精彩的說明；在此，我只是以此為例，說明我們信誓旦旦、全心相信的個人經驗，也可能只是另一個被自己的大腦所愚弄的例證。在大部分人的生活周遭，總有一兩個曾經「見鬼」、「聽到神諭、天啟」的人； 根據這些人的經驗、記憶所說出來的故事，大多活靈活現，彷彿真有其 事。即使這些說故事的人無意欺騙，亦非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這些在記憶中親身經歷的體驗，也未必句句屬實。早在二、三十年前，心理學家就知道人類的記憶並非完全可靠；我們不僅會遺忘曾經發生過的事件，選擇性的記住符合預期的細節，也會將生活中的片段重組、創造出不曾發生過 的記憶。例如：一個從未坐過熱氣球的大學生，在看到一張經電腦合成、自己小時候坐在熱氣球上的照片之後，往往會創造出相對應的「童年回 憶」，還能生動的補充出許多從照片中看不出來的「劇情」。
　　認知神經科學家在研究室中，利用創造「偽記憶」的實驗方法，探討一般人在回憶發生過的事件時，究竟依賴什麼生理機制、又經過哪些歷程，結果發現：儘管受試者無法區辨自己所形成的記憶之真偽（即在他們主觀判斷中，回憶出來的都是真實的事件），但即時的腦電波和大腦血流量之記錄卻提供了區分此兩者的基礎，可以試著回答某一個刺激材料當初 是否有出現過這個問題。這樣的證據，不僅為真實的記憶和被創造出的偽 記憶提供了在生理層面的解釋，也被視為具有極大的應用價值。傳統的測謊器以個人皮膚的導電程度，或是呼吸、心跳、流汗的頻率來推論受測者的心理狀態；既然我們已知所有的認知歷程都是由大腦的運作所主導，透過對大腦活動的直接測量，也許能夠更接近我們所欲測量到的「真相」。 然而，我在此也必須強調：儘管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的儀器和技術日新月異、進展快速，但目前沒有一種工具擁有「讀心術」一般的能力（也許永遠也不會有這樣的工具）。因此儘管在美國已有至少兩家公司準備以腦造影術來提供測謊服務，在台灣也有不肖商人宣稱可根據測得的腦電波來開發孩童潛能、甚或刺激創造力，科學家對這些說法，大多持非常懷疑的態度。科學的推廣和進步，應是使民眾更具有判斷各種說法的知識、明辨是 非，而非一昧的相信以科學之名、行詐騙之實的偽科學論調。
超自然的「瀕死經驗」？
　　如果所有的心理歷程、認知功能都有生理和物質的基礎，我們可以在大腦中找到「靈魂」嗎？某些在鬼門關前走一回的人所共有的「瀕死經驗」，是否可以視為「靈魂」存在的證據？儘管並非所有瀕臨死亡之人的經驗均完全相同，但這些遭遇大抵上包括：感到異常的平靜、安詳，和自 己宗教信仰中的神或是一崇高的力量更為接近，覺得自己的精神和軀體脫離，可以從空中俯視自己的身體及觀察到發生在周圍的事物，有如通過一 個前往極樂世界的隧道般、見到一個越來越大的亮光，以及看到自己過去的人生像放映電影般一幕幕出現在眼前。這些瀕死經驗中的各個部分，之所以被認為是可信的、是靈魂獨立於肉體之外的證明，乃是因為大部分的瀕死者都有類似的經驗，甚至有些人的感覺發生在生命跡象消失之後，似乎支持靈魂的存在，也指向一個在我們肉身毀壞之後仍可前往的去處。
　　儘管目前的科學知識，尚無法對所有的瀕死經驗提出完美的解釋，但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已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揭示了某些主觀經驗的生理基礎，並對這些感受加以解釋。例如：看到光體、覺得精神與身體分離的經驗，並不必然是「靈魂出竅」或「與神接觸」的結果；許多迷幻藥吸食者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曾經報告出非常類似的感受。而當今的心理藥物學和精神醫學，已對為何某些藥物和心理疾病會引起這種精神狀態，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事實上，戰鬥機的駕駛員在急遽加速時，也常常經歷到所謂的瀕死經驗。由此可知，大腦中之化學（如神經傳導物質）和物理（如重力）的劇烈變化，會在我們未必瀕死時，便使我們感受到「天國近了」；而真正經歷生死關口的人，很可能有類似的生理反應，因此便有了類似的瀕死經驗。
　　另外，隨著科學家對於人類視覺系統之瞭解日深，我們也可以對於瀕死者容易看到面積越來越大的光亮此一現象加以解釋。當我們的大腦失去養份時，處理不同視覺訊息（如顏色、形狀）的細胞也會在缺氧的情況下，逐漸失去其功能；在各種不同的視覺處理能力中，對亮度的感應是到最後才消失的，這也是為何醫生總是用光去照昏迷者的眼睛，作為決定昏迷指數的依據。當一個人瀕死時，由於腦部缺氧，關於物體的顏色、形狀 等訊息，將會逐漸從他的視野中間開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殘存的、對光線的偵測力；隨著缺氧情形的惡化，視野周圍也將漸漸失去各種視覺訊息，僅餘光亮，因此瀕死者便有了通過隧道一般的錯覺。基於相類似的道理，由於視覺又比聽覺早消失，因此有些瀕死者會在眼睛已看不到東西之後，仍聽見周圍的動靜，以致死而復生之後仍能說出一些自己「閉眼」之後發生的事。透過認知神經科學所揭示的大腦運作之原則，不需要依賴抽 象、虛無的概念，便能夠對瀕死經驗提出說明，也為此一表面上超自然的 現象，提供極為合乎自然科學的生理基礎。
結　語
　　在本篇短文中，我試者以幾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許多令人困惑的現象和不易瞭解的心理歷程，其實都遵循著神經科學所發現的原理，可以在大腦中找到相對應的生理機制。儘管這個新興的領域尚未完全解開人類心智之謎，但這個學門的潛力和驚人的發展速度已是有目共睹，我們也對它 的成長深具信心。隨著許多和人類行為息息相關的問題一一被科學解答，隱藏在你我複雜行為背後的生命本質，也將被更清楚的掌握、呈現出來。 這只是規劃、進行生命教育的起點，絕非全部；但沒有科學基礎的生命教育，終將因缺乏理論根據，而流於表面、難有所成。









































































































































































































